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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科学 GONG XIANG KE XUE

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征途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然而在放眼未来的
同时,人们也在不断试图触摸过去。因为历史总是重复自己，能看过去多远，就能看未来多远。年终岁
末，让我们坐上时光机器，重温这一年的考古发现，触摸历史的脉搏。

2014,穿越历史的旅行从未驻足
文·本报记者 陈 萌

在吐鲁番胜金店古墓群 M9 号墓葬出土了这样

一些麦子:金黄的麦秆，新鲜如才被碾压过，有的麦秆

上还有完整的金黄色麦穗，谁又能想到这些如刚从田

里采摘下来的麦子,年龄已经有两千多岁了。2014年

4 月这些麦子被送往中科院人文学院科技室与科技

考古系研究人员手中，接受植物考古学研究。

两千多年前小麦何以保存的如此新鲜呢？在吐鲁

番古墓群发现的这些麦秆，在当时是用来当做墓棚

的。考古专家解释，之所以长达两千多年，小麦秆和麦

穗还能保存得这么好，跟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当时的埋

藏条件有关。新疆地区气温低，气候干燥，合适小麦、

文物等保存。但如果太过干燥，植物也容易干枯。但

出土的麦秆，下面是 15厘米到 20厘米厚的骆驼刺，骆

驼刺为麦秆提供了一定的水分，使之保持“如新”。

不过，专家也提醒说，如果出土时，不能很好地保

持麦秆的温、湿度的话，麦秆可能会在瞬间枯萎。这

样的例子在考古现场比比皆是，如西安兵马俑出土

时，颜色鲜艳，很快，其颜料就被氧化掉了。

《诗经·周颂·思文》提到“贻我来牟”，“来”是指小

麦，“牟”是指大麦，这也说明在西周时，黄河中下游已

遍栽小麦了。到汉代，中国已经种植小麦很久了。而

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小麦，不排除从中原地区反传播

过去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

古中心主任赵志军说，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小麦最大价

值是，完整的麦秆、麦穗都被保留了下来。在当前，这

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其他遗址发现的都是麦粒，

没有麦秆。吐鲁番的发现对研究小麦种植、加工方式

等非常有价值。

中科院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研究人员

李晶静说，小麦大约四千多年前传播到新疆，但长久

以来新疆的先民如何种植加工小麦，一直是个谜团。

该研究发现，至少在吐鲁番地区，小麦种植已是“精耕

细作”，当地古人已定居，并在游牧之余，开始花费长

时间来打理麦田，也说明小麦在当时吐鲁番地区已得

到大面积种植。这一时期有可能是该地区古代民族

从游牧向农耕逐渐转型的时期。

两千年小麦昭示新疆农耕历史

2014 年 5 月 5 日，据陕西考古研究院透露，西安

市的一处古墓群，可能跟秦始皇有关。这处古墓群

是在距离秦始皇帝陵约 5 公里的地方发现的，经推

测这处墓群有可能是修建秦陵的工人墓。陕西考

古研究院公共考古部主任孙伟刚说：“我们一共挖

出了 45 座秦墓，周围有上千座，这只是一小部分。”

在陕西关中地区，秦汉墓地上千座的并不少见，而

且发现的这些秦墓级别也不高，但出土的部分陶器

上有“丽”字陶文，引起了考古学家对墓主人身份的

猜测。

该墓葬群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马额街道办事处冢

王村西南，根据专家勘探，发现这些坟墓分布在东西

长约 1200米、南北宽约 300米的一个区域。发掘的是

其中面积为 6500平方米的区域。

“史书上记载，当时修建秦始皇陵，设有一个陵

邑，就是为了修陵而设立的城市，叫丽邑。”孙伟刚说，

文献记载，丽邑是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 231年）设立

的，在嬴政陵墓的东边。丽邑里居住有修建秦陵的工

匠和监管人员，也设置有军事机构。

“这个丽邑的规模应该不小，因为秦陵最多时候

有 70 多万人在修，少时也有 20 多万人在修。”孙伟刚

说，正是由“丽”字陶文，他们猜测这一墓地从属于丽

邑，墓主人是参与秦始皇帝陵建设的工人。

而且这些秦墓都是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

墓，均为一棺结构、单人屈肢葬。孙伟刚说，现在看

来，是很普通的秦人墓葬。“挖一个坑，地下掏一个洞，

做成一个墓，人和随葬品一起放进掏的那个洞里头，

而且是屈肢体埋葬，这是秦人的方式。另外，出土的

文物里，陶器包括盆、管、釜、甑，也是战国到秦代的标

准器物。”

孙伟刚说，目前该古墓群是秦陵工人墓只是推

测，盖棺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丽”字陶文或显示墓主身份

宝墩古城是川西地区最大的古城，宝墩文化也是

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

2014年 4月随着宝墩遗址的不断发掘，在科学技术的

帮助下，考古人员生动还原了 4000 年前古蜀人的生

活场景。

考古学家将先人居住地的泥土带回实验室，放入

桶中搅拌，用筛子筛出炭化物，阴干装袋，再送回实验

室检验。“这些都是炭化物，要从中筛选出植物种子，

就能判断宝墩时期人们都吃什么。”成都市文物局研

究人员姜铭说。在这些植物种子中，稻谷种子的数量

最多，占了总数的 45.0%。

另外一种技术是植硅体分析。植硅体是指某些

高等植物从地下水中吸取可溶性二氧化硅而后沉淀

于植物细胞内或细胞外部位置，由此形成的含水非晶

态二氧化硅颗粒。在宝墩文化层，姜铭发现了大量底

侧面布满龟裂纹，两侧向外突出的泥土，这是典型的

水稻扇形植硅体。

由此考古学家设想：在雨水丰茂的成都平原，河

流散布，金黄的稻穗摇曳在田野，杂草丛生，野生豌

豆、豇豆，还有薏苡隐藏在这些杂草间。聪明的古蜀

人找到了这些可以吃的野生豆类，同时也开始把高高

低低的土地平整开来，修建起出色的灌溉设施，大面

积种植水稻，还有一些小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使古人的食物有了保障，人也越来越多，大型聚落开

始展现。

利用钻探技术考古学家基本摸清了宝墩聚落的

分布状况，通过地层堆积的性质状况推断出当时的地

质面貌。据介绍，内城城址呈较规整的长方形，长约

1000 米，宽约 600 米，面积 60 万平方米。外城分别分

布着板凳桥、干林盘等 9 个聚落点，这些聚落点呈向

心式分布于内城外围，由于目前没有发现集中大型墓

地，还不能准确推测当时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但可以

肯定的是，外城分布的这些次级聚落拱卫在中心聚落

的周围。

4000 年前成都平原河流密集，水患频繁。为了

保护自己的家园，古蜀先民在其居住台地边的河漫滩

上修筑了坚固的护堤。今年，考古队在位于成都温江

区红桥村附近的宝墩三期遗址发现了距今 4000年的

水利设施，整个水坝护岸设施长 147米，上宽 12米，下

宽 14米，属于夯筑做法，跟宝墩时期城墙的做法较为

相似。这项水利设施的发现，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

水利工程找到了智慧的起源。

多种技术还原古蜀人生活

恐龙在大家的印象里体型庞大，曾经是地球的霸

主，然而考古发现恐龙也有天敌。

2014 年 4 月，四川攀枝花金沙江畔，有一些奇怪

的足迹被人发现。足迹年代距今约 2.1 亿年，即三叠

纪晚期。根据古生物学者研究后初步断定，足迹的主

人为“手兽”，属于主龙假鳄类。这类怪兽体型超过 5

米，在三叠纪晚期的四川，乃至其他大陆来说，是毫无

疑问的顶级掠食者，早期的恐龙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可被轻易“秒杀”，当作点心吃掉。

中国地质大学恐龙足迹专家邢立达说，攀枝花的

足迹化石从整体形态来看，与手兽类足迹的后足迹非

常相似，比如，足迹的第二至四趾很紧凑，而且呈对称

分布，第三趾最长，还有一个指向后侧方、细长的第五

趾。且攀枝花手兽足迹最长约 45厘米，这意味着，留

下这些足迹的假鳄类，体长超过 5米。

邢立达说，根据考察得到的数据，可将时光拉回

2 亿年前，对足迹的出现进行一番假想：难熬的旱季

来临，正午阳光猛烈，在这个犹如外星异世界的地方，

生活着一群高度适应环境的小型肉食恐龙，它们长约

1 米，既是主动的捕食者，又是食腐者。它们饱餐一

顿之后走进树丛。10米外，一头体长 5米的手兽正对

这群肉食龙虎视眈眈。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肉食者，

是在恐龙崛起之前典型的快速捕食者，有强大的头

骨，锋利的牙齿，行动迅速。

桫椤丛中手兽飞奔，它选中了一头停在路边进食

的幼龙，小家伙只来得及惨叫一声，就已被生吞。几

分钟后，手兽离开捕食地点，走到湖边饮水休息，软硬

适中的浅滩上留下了它一串长长的足迹。炽烈的阳

光很快将足迹烤干，再后来被覆盖，经过沧海桑田漫

长岁月，在两亿年后成为化石。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副院长阚泽忠认为，攀枝花手

兽足迹的发现非常重要，这些动物记录与当时的植物

群一道，构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古生态系统。发现足

迹的地层，古环境为河流与湖泊，局部偶尔与海相

连。这对研究攀枝花的古地理、古气候，甚至对攀西

大裂谷的成矿与找矿都有很大的意义。

奇怪足迹牵出恐龙天敌

在中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的齐云山上，可以看到

一些大小与人的手掌相仿的痕迹，相传道教著名人物

张三丰在齐云山传道，并羽化于此。因此一些当地百

姓认为这是张三丰或其他道士练功时在这里留下的

手印。而 2014 年 5 月，中外古生物学者宣布，这些痕

迹其实是肉食恐龙的脚印。

作为我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的齐云山位于徽州

盆地、黄山脚下，因其一石插天，与云并齐，故名齐

云山。恐龙足迹化石位于山上一处叫做小壶天的

景点。小壶天是明代修建的一个石坊，石坊的石门

呈葫芦形，里面是一个长 20 米，宽 3.3 米，高 2.5 米的

石窟，石窟的一侧是悬崖，传说这里是道士飞天成

仙的地方。大约 60 个大大小小的恐龙足迹保存于

石窟的顶面。

研究显示，这批足迹都是由肉食性的兽脚类恐

龙所留，但这其中却包括了 3 种不同形态的兽脚类

足迹，这表明齐云山地区有过多种不同类型的兽

脚类恐龙造迹者。“其中一类足迹非常特殊，有着

壮 硕 的 脚 趾 ，以 及 较 短 的 步 伐 ，属 于 新 的 足 迹 形

态 ，我 们 将 其 命 名 为 副 强 壮 足 迹（Paracorpulen-

tapus），其主人是一种小型的、具有强壮足部的肉

食龙。”主导此次研究的中国地质大学恐龙足迹专

家邢立达说。

安徽齐云山地区多样化的兽脚类足迹组合的发

现表明，该地区有丰富的中小型兽脚类恐龙动物群，

在持续数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时空里，中小型的兽

脚类恐龙持续繁荣。邢立达说：“这些中小型兽脚类

与植食性的肿头龙类、蜥脚类恐龙一道，组成一个新

的动物组合，大大丰富了晚白垩世中国东部的古脊椎

动物群。”

为什么恐龙足迹会被当地百姓认为是张三丰或

其他道士练功时留下的手印呢？邢立达说：“其实，从

足迹学上看，兽脚类足迹一般为三趾，但是有个别脚

印重叠在一起，让人产生了五指掌印的错觉，因此才

有了这样的误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藏昌都，当

地的蜥脚类恐龙足迹被民众误认为是格萨尔王的大

脚印，这些例子都很可能表明，部分恐龙足迹参与了

中国民间传说的形成，这也是我们研究恐龙足迹时另

一个意外的收获。”

考古研究打破张三丰手印谣传

2014 年 9 月 16 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黄迪颖的研究团队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发表了名为《解密中生代葬甲的亲代抚育行为》的论

文，通过不同时期葬甲的化石研究，揭开了大自然最

古老“清道夫”葬甲的奥秘。

自然界中存在着三种著名的昆虫“清道夫”，一是

蜣螂，二是丽蝇，第三种便是葬甲。相比前二者，葬甲

已经有 1.65亿岁了，可谓是地球最早的“清道夫”。正

是由于它们喜欢把鸟兽的尸体埋葬在松软的土壤下

做成尸团，所以才得名“埋葬甲虫”。

葬甲科昆虫有近 200个种群，但是通常可以分为

“尸甲”和“埋葬虫”两大类。

据 介 绍 ，尸 甲 们 多 喜 欢 大 型 尸 体 ，每 当 发 现

“美食”，它们就会成群结队的钻入尸体下方，将土

不断拱出，让尸体慢慢没入土层，它们埋尸的速度

非常快，有报道称 200 只尸甲可以在两小时内把一

只成年野猪尸体埋入地下，并在 3 天内吃完。在此

过程中，每只尸甲平均能吞下相当于自身体重 60

倍的腐肉，能够有效减少脊椎动物寄生虫和病原

体的传播。

而埋葬虫一般则是“夫妻档”小作坊作战，偏

爱 200 克以内的小型尸体。在埋葬尸体前，埋葬虫

夫妇会对尸体进行加工，去除消化道及体毛后将

尸体滚成一个尸球埋入地下，然后在表面涂上分

泌物以防止腐肉进一步被细菌分解。每年繁殖季

节，埋葬虫会在腐肉中造穴产卵，并将一窝幼虫抚

养在其中。一只老鼠大小的动物尸体，一对埋葬

虫几天就能吃完，并且还能通过粪便分解成对土

壤有益的物质。

葬甲不仅是合格的“清道夫”，而且还能充当法医

破案。一般而言，葬甲科不同属种到达尸体的时间都

比较稳定，因此，在尸体内发现葬甲，基本可以断定死

者大致的死亡时间。另外，法医们还可以根据幼虫的

发育情况和气温、湿度的判断，建立统计学模型，推测

出尸体死亡的具体时间。

黄迪颖表示，国外已经利用葬甲屡屡成功破

解 难 案 大 案 ，但 国 内 在 葬 甲 法 医 学 方 面 才 刚 刚

起步。

葬甲化石揭秘地球最老“清道夫”

■年度图片
2014年底，又一大波盘点来袭，《自然》杂志

也不例外。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
《自然》从1869年创刊以来，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
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近日，《自然》
评选出了2014年度图片，现刊登部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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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头虫（click—beetle）幼虫发出蓝色荧光

艺术家将盆栽送上云端


